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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版）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
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任课教师
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的兴奋神情。他高声
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
了！”是啊，当听到这个安排的时候，感到
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期和想象，甚至有点难以
置信。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更没有奢望过，
竟然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
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给我们讲授“普通物
理”课；1956年与钱学森先生同时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一等奖殊荣的数学家吴文俊先生给
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化学课由当时刚
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的蒋丽金博士讲授。到
了大学二年级，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
继续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到三、四
年级时，钱先生选派了力学所的流体力学专
家卞荫贵先生为我们讲授“流体力学”，第
十一研究室主任林同骥先生讲授“高速空气
动力学”，郭永怀副所长讲授“边界层理
论”等等……。从以上安排不难看出，钱先
生对办好科大力学系的决心、魄力与智慧，
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师资水平、师资质量以及
基础课教学的高度重视。他本人也身体力
行，在大学四年级时亲自为我们授课。

聆听先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

进入大学四年级时，我们期盼已久的、
由钱学森先生亲自开设并讲授的一门新课

“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这门课原来的名
称是“火箭技术概论”。按照钱先生1961年8
月 3 日编制的教学大纲，这门课共计 45 学
时，分 12—13 讲，每讲 3 学时，一学期讲
完。实际课程基本按照大纲进行。之所以说
是“基本按照大纲进行”，是因为钱先生有
时要参加国家重大的科学试验活动而不得不
临时调一下授课时间。但这种情况并不多，
在我的记忆和记录中只有一次。第一次课是
1961年9月18日，最后一次课是1962年1月
8 日。听课的人很多，包括近代力学系 3 个
专业第一、第二届两个年级的学生，还有力
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地点设在北京
中关村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大阶梯教室。由
于座位有限，力学所的一些专家和老师们来
听课时还自带了凳子和马扎，加放在大教室
的走廊中和边角位置。

当时我是1958级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2
班的学生班长，受上级指派，每次上课前与
另一位同学一起，分别站在自动化所西侧门
大阶梯教室的门外两侧，查验来者的听课
证。一般上课前10分钟左右入场完毕，接下
来我们俩负责迎候钱先生。他的车总是准时
到达，我们在他的车门附近迎接他，陪同他
步入教室，走向讲台。每次他来时，总有一
位不知是秘书还是警卫的同志陪同，会意地
向我们点头微笑，然后放心地让我们引领钱
先生。上级配给钱先生的车是淡灰色的，在
国内，我还没有见到过这种车型，很庄重且
典雅漂亮。钱先生总是面带笑容，和蔼谦
虚，充满友善，同时也蕴含着坚定、刚毅与
自信。课后，我们俩又负责把钱先生送回到
汽车附近。还是那位秘书或警卫，向我们点
头示意道别。

有不少人说，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
种幸福，我也有同感。但需要说明的是，这
并不是由于他在科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说
实在的，他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无可挑
剔，无懈可击。无论从课程内容的先进性、
前瞻性，到丰富的信息量，还是从逻辑的严
谨，语言的简洁、准确和运用技巧，到工
整、漂亮的板书与书法，均令人赞叹！我有
生以来听著名科学家、专家和名师的课很
多，但从未见过讲课讲得有这么好的，即使
单从授课方法与教学法的角度来说也堪称出
类拔萃。应当说，钱学森先生的授课，优秀
教育家与杰出科学家的风范并存。这是难能
可贵、很不寻常的。听他的课是学习又是享
受，从中我们学到了许多课程以外的东西。

这门课于1962年初结束。1963年听课的
每位学生都得到了他赠送的、由科学出版社
精装出版的一本根据他授课讲稿整理的著作
——《星际航行概论》。经历了文革的风风
雨雨，经历了中国科大由北京下迁安徽，我
本人又从安徽调回北京，半个世纪了，他送
的这本书，连同当时印发给我们的钱学森先
生亲自编订的教学大纲以及我的听课笔记，
我始终完好地珍藏着，不离不弃。

培养创新能力，亲自指导研制小火箭

翻开中国科大大事记，在 1958 年 12 月
27日栏下记载的唯一事件是：“力学和力学
工程系火箭小组研制的模型火箭试验成
功”。 两周之后，科大校刊发表了我以校刊

通讯员的名义写的“模型火箭上了天”一
文，报导了那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实际上，
我从火箭小组成立后不久便是它的成员，并
在其中兼任秘书组组长。

在大事记 1959 年 1 月 3 日栏下记载的
是：“学校派代表参加中国科学院元旦献礼
大会。学校向大会献礼的礼品有电子计算
机、单级模型火箭……。”

在1960年2月28日栏下记载的是：“学
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参加大
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兼力学和
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等……。会上，力学
系二年级学生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
作报告；……钱学森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
及 脉 动 式 发 动 机 试 制 工 作 报 告 的 总
结；……。”

在1960年8月栏下记载的是：“从6月至
今，我校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及应用地球物理
系的同学，在北京市八达岭进行了13次催化
暖云降雨的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应该说，大事记成功地捕捉到了火箭小
组在钱学森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几
个闪光点。

1958年的秋冬，学校和力学系正确而英
明地引导了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参加勤
工俭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力学系成立了以学
生为主体和主力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
7 个人，以后增加到 9 人，十几人，几十
人。到了1959年，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
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大
大扩充，并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校机
械厂等单位合作，火箭小组早已不是原来意
义上的小组，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成为一个
影响范围很广的地地道道的“大组”了。

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同学们一
方面有着很重的课业负担，但在科研方面也
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没有厂房，就在
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冬天很
冷，室内无取暖设备,同学们加班加点熬夜工
作已成家常便饭。

那时火箭小组没有经费买许多书，有时
甚至由几位同学开夜车，自己用钢板刻蜡
纸，抄录书中的部分内容，油印后发给火箭
组的成员阅读学习。有一本书叫《火箭技术
导论》，记得是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其
中的部分内容就是用这种方式油印后发给大
家的。那种艰苦创业、顽强学习与拼搏的精
神，颇有点像我们国家同期搞“两弹一星”
的那股劲。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和小火箭都
是由钱学森先生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还
增添了育人的色彩!

就在入校后百天之内，我们把长约 1
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以中碳钢为固体发
动机壁面及超音速喷管材料，内装空军歼击
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时用的火药——
双基药（主要成分为硝化棉与硝化甘油）的
铝制外壳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米的高度。
校党委书记郁文和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
领导同志都曾观看过火箭发射试验。

钱学森先生适时地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
组的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
并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情况后，高兴极
了。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
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对于如
何改进设计，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
议，有的是口头说的，也有书面的。有一件
事至今令我深感遗憾。那就是当时他曾给我
回过一封信，内容有两、三页之多。这封信
火箭小组的一些主要成员曾传看过。记得在
信中他认真地解答了一些问题，并谈到了一
些改进意见。后来校方开展保密教育及保密
工作大检查，我只好把它交给上级（当时的
科大党委一科，即负责统一掌管此类事情的
保密科），作为可能需要保密的资料保存
了。以后科大下迁到了安徽。几年前我曾通
过正式与非正式渠道，多方托人查询、查找
过这一资料，但一直没有结果。

钱学森先生与火箭小组座谈并指导小火
箭的研发、研制工作有好多次，有时就在简
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记得1960年2月28
日一次全校科研工作报告会的分组讨论就在
北京玉泉路校办公楼的第二会议室。那时全
国都在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会
上有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

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
制或陶瓷制，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不以为
然，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
还是要洋嘛！” 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
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火箭组的工作到了 1959 年和 1960 年，
开展得已相当深入了，从初期的以上天、
打得高为目标，逐渐转为重视科学实验和
较全面的科学分析，以提高整体水平，为
进一步的发展打好基础。那时我们已使用
电阻应变仪和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火
箭发动机壁面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
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请解放军空
军雷达部队协助，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
况与发射高度，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
式回收小火箭。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
还研制出双级火箭。同学们在研制工作
中，有不少发明创造，有的用于分析与提
高小火箭的性能，有的用于它的加工、制
造与生产，有的用于它的推广和使用。小
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还是育人上，都
取得了令人瞩目、实实在在的成绩。

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下一步该怎
么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少同学出于热
情，力主搞大火箭，作为第一步，先研制射
程高度为75公里的高空探测火箭。钱学森主
任及时、正确地引导了我们。他指出，搞大
火箭要动用国家的力量。他建议我们从实际
出发，考虑如何将科研成果服务于国民经济
建设，并很具体地提出，我们可以与中科院
地球物理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
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
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进行人工降雨或增
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为农业生产和人工
控制天气服务。经过一番认真和热烈的讨论
之后，他的建议终于使大家心悦诚服。

1960年夏天，我们利用近两个月的暑假
时间，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山地，住
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了两个月的人
工降雨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瞩目的进
展。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兼科大地球物理
系主任赵九章先生和校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
王卓同志等，都曾前往八达岭试验营地参观
和视察。

同期，科大力学系火箭组还派遣了一支
小分队，前往甘肃兰州地区与中科院地球物
理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
工消除冰雹的试验，亦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此后不久，中央气象局等单位曾成百上千地
向我们下人工降雨火箭的订单，并在内蒙、
吉林、云南等地进行相当规模的人工降雨试
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和内蒙古大学等都
曾派人来进修学习人工降雨火箭的研发与设
计。一些新闻媒体也纷纷来校采访，刊登了
同学们发射火箭的照片。之后，日本的报纸
对我们的小火箭作过报道，意大利和前苏联
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也曾与我们进行
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有的索要了图纸。前
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正规渠道向我们
索要样机，我们很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支
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由当时火
箭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任中国科大副校
长的蔡有智同学送往中科院院部。

这段50多年前曾引起轰动的历史，由于
时间的推移和尘封，变得鲜为人知了，但它
的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不小的范围内发
生过。这种科研实践活动对于学生们创新精
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
学风与作风的形成，对于科学研究要为国民
经济建设服务这一观念的树立，以及德、
智、体全面发展，均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
响。其中，许多经验至今值得我们学习,研
究，借鉴与发扬光大。钱学森先生始终是这
项科研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指导者。

高风亮节 国之瑰宝

郭沫若校长为中国科大题写的校训是：
“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又红又专曾成为上
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
青年学生的座右铭与人生的航标。至于什么
是又红又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它的解读可
能略有不同，但其精髓与核心内容却从来没
有改变过。“红”，是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与优良

品德。“专”，是指精通业务，出色地做好本
职工作。钱学森先生就是一位很具代表性的
红色专家，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如果稍微了解一点钱学森先生的历史，
就不难看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具
有强烈爱国热情和崇高民族气节的人。正因
为这样，当他知道红色中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诞生的时候，强烈向往返回祖国服务。
当时的美国当局制定了所谓的“麦卡锡
法”，这是一部反共法案。反共是当时美国
政府的第一要义。他们相当了解钱学森的才
华。他1935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只用了
一年时间，就取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36年秋，又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成为“超
音速飞行之父”、举世闻名的空气动力学大
师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很快获得
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在反对德、意、日
法西斯的二战期间，用冯·卡门的话说：钱
学森“对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过重大贡
献”，“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
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是美国火箭技术
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虽然，因当时华
人在美国受歧视而使钱学森晋升正教授一事
阻力重重，但他依然在 1947 年即 36 岁时，
被晋升为终身正教授。钱学森先生向往新中
国，这更是美国当局难以容忍的。美国海军
次长金布尔听到钱学森想回国的消息后，立
即通知移民局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也不
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如何都抵得上 3 到 5
个师的兵力。”1950年，钱学森先生在即将
离开美国返回中国时被捕，之后遭软禁达5
年之久。他著名的《工程控制论》就是在被
软禁期间写成的。该书在译为中文版发行之
前，就以英文版、俄文版和德文版发行了。

美国政府对阻挠钱学森回国、限制钱学
森人身自由一事始终封锁消息。后经钱学森
夫妇历尽千辛万苦，与美国当局斗智斗勇，
在亲属和一些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最终让周
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王炳南
大使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以钱学森秘
密写给祖国的、经多方辗转送达亲属的信为
证据，据理力争，使钱学森先生终于摆脱了
美国政府的控制，回到祖国这片热土。

他刚回国不久，有位记者问他：“您认
为，对于一个有为的科学家来说，什么是最
重要的呢？”他答道：“对于一个有为的科学
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就是说，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
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
的科学方法！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
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
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有人感慨地
说，钱学森的这一肺腑之言，既是他在海外
学习、教学、研究20载的重要体验，也是他
归国后殚精竭智50多个春秋的行为准则。

了解这一段历史，也许就不难理解：为
什么钱学森先生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为开创
我国的航天工程，包括对人才的培养，可以
那样地呕心沥血且功勋卓著；为什么他那样
拥护中国共产党，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
民！当然，祖国和人民，以及中国知识界的
绝大多数，包括中国科大的师生们也敬仰
他，爱戴他！以“高风亮节，国之瑰宝”来
概括钱学森先生的思想品德与才华智慧，当
不为过！

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

在中国科大的大事记中，有这样两条动
人的记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1959年11
月23日：郭沫若校长捐赠两万元稿费作为全
校福利金，帮助同学们添置衣被。”“1961年
12月2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赠
送中国科大人民币11500元，作为改善教学设
备之用。学校已购买部分计算尺供同学使
用。”这些事我们都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
过。朋友，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呢？我的体会
是：有这些志存高远，且脚踏实地、身体力
行的崇高的师长们引路，无比幸福！他们德
才兼备、言教身教的人格魅力与他们对国家
的卓越贡献一样，为我们的民族增辉！他们
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让我们学习钱学森先生的高贵品格和伟
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学习他高瞻远瞩、运筹
帷幄而又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非凡的治学
本领；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
思想与教育实践，不断以科学发展观创新教
育理念，更加卓有成效地培养科学技术的领
军人物和多方面的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现代
化事业不懈奋斗，创造更加光明、更加美好
的明天！

（作者系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首届毕业生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身为科学家的教育家钱学森
——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